
2019年3月，刘大圩庄园被
列入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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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
的晚上响起。”席慕蓉笔下的故乡，藏在月夜
的笛声里，那是一种遥远而绵长的思念。当我
翻开苏长兵的散文集《故乡风月》时，这份思
念不再抽象，而是具象成了我的故乡义津镇
的蝉鸣与祝园的月光，以及那些在书页间肆
意生长的人间烟火。

《故乡风月》里的束家园，是作者心底最
柔软的角落，也是我探寻故乡影子的入口。那
片茂林修竹，不只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岁月的
见证者，它们守望着束家园的日出日落，也守
望着一代又一代游子的乡愁。我的祝园，同样
被岁月温柔以待，老井的辘轳吱呀作响，似在
诉说着往昔的故事；义津镇的念桥横跨小河，
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在《故乡风月》里，我看到
了祝园的前世今生。那些被遗忘的片段，通过
苏长兵的文字重新焕发生机。
乡村的田野，是大地最慷慨的诗篇。苏长

兵写远畈平畴在暮色里舒展如绸，让我不禁
忆起祝园的稻田，每到夏季，那片绿色的海
洋便开始涌动，稻穗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
金色的光芒。微风拂过，稻香四溢，那是土地
的芬芳，也是故乡的味道。这种味道，无关贫
富，无关贵贱，它是一种本能的眷恋，深深烙
印在每个游子的灵魂深处。就像《故乡风月》

中那些关于农事的描写，播种、插秧、收割，
每一个环节都饱含着农人对土地的敬畏与热
爱，这也是我童年记忆里最质朴的底色。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书中对农家生
活的刻画，充满了浓浓的烟火味。飘出炊烟
的小楼，灶台前忙碌的身影，腌菜坛里的酸
香，这些细节构成了乡村生活的日常，却也
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部分。我想起祖母在灶
台前忙碌的样子，她熟练地添柴、做饭，脸上
洋溢着对生活的满足。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
饭菜，不仅填饱了我们的肚子，更温暖了我
们的心灵。在束家园与祝园，邻里之间的互
帮互助是常态，农忙时大家齐心协力，丰收
后一起分享喜悦，这种简单而纯粹的情感，
在城市的喧嚣中显得愈发珍贵。

除了这些，书中最打动我的，是那些被时
光打磨过的细节。夏夜的竹床、长辈的蒲扇、
田埂上的追逐、离乡时的炒花生，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片段，却承载着我们最纯真的童
年记忆。我想起祝园的婶娘分娩后送来的三
个甜甜的糖溜蛋，想起老人们来家里做客做
弯的样子，想起叔父们弯腰插秧时的汗滴。
我也曾在祝园的塘埂上，和小伙伴们一起数
星星，月光洒在身上，仿佛为我们披上了一
层银纱；也曾在晨雾弥漫的田野里，追逐着
那带着金粉翅膀的蝴蝶，笑声在空旷的田野
里回荡。这些记忆，如同珍珠般散落在岁月
的长河里，而《故乡风月》就像一根线，将它
们串联起来，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

合上书页，窗外的月光依旧皎洁。此时的

我，对“风是故乡暖，月是故乡明”这句话有
了更深的理解。故乡的风，吹过田野，吹过山
林，也吹过我们的心田，带来的是童年的欢
笑和家人的关怀；故乡的月，照亮了我们回
家的路，也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
落，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离别，也承载着我
们对未来的期许。

《故乡风月》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它更
是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连接着故
乡与游子。它让我们明白，无论走多远，故乡
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原乡，那里有我们的根，
有我们的回忆，更有我们一生都割舍不下的
情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不妨放慢
脚步，翻开这本书，在文字间找寻那份久违
的宁静与温暖，重拾故乡的山川与月光。

在罍街街角转弯处，一座红
房子悄然伫立，宛如繁华市井中
的一颗文艺心脏，这里是合肥本
地剧团的大本营，也是我的戏剧
乌托邦。

三年前的夏夜，循着蝉鸣与
灯光，我第一次走进这座红房子，
观看剧团的首部沉浸式戏剧《订
婚典礼的真相》。舞台上，水晶吊
灯映着洁白的礼服，看似甜蜜的
订婚现场却暗流涌动。在这场戏
剧里，我既是以嘉宾的身份去见
证幸福时刻，同时也化身为一名
侦探，挖掘背后的故事。随着新娘
轰然倒地，剧情如多米诺骨牌般
层层展开。新郎藏起来的药片、主
持人闪躲的眼神、甜点师撕碎的
照片……每个嫌疑人都编织着复
杂的爱恨纠葛。这场精心设计的
死亡，让我在两个小时里，窥见了
人性深处的幽暗与挣扎，也第一
次体会到沉浸戏剧的魅力。

此后，红房子成了我生活的
另一个坐标。在这里，我亲历了实
验戏剧《窗框里的五分熟》制造糖
果纸包装的催泪弹；见证了改编

《李尔王》的现代叙事节奏。每一
部作品都像一把钥匙，打开不同
的人生哲思。剧团的创作者们用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深入人心的
表现力，将生活中的琐碎与无奈，化成舞台上的光芒。

当新剧《曼姆尔瑞》入选乌镇青年竞演赛的消息传来，
整个红房子都沸腾了。这部讲述失忆小狗寻找记忆的作
品，温暖又治愈。舞台上，被麻绳束缚的小狗在主人的引导
下，嗅着记忆的碎片，笨拙又执着地前行。每一次面对挫败
的自我安慰，其实也是对遗忘的无言抗争。尤金·奥尼尔
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迷失在迷雾中的孤舟，终其一生寻找
着回家的航标。”这只小狗的旅程，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寻
找自我缩影？
一路见证剧团成长，愈发深刻感受到戏剧带来的心的

力量。回忆起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总幻想自己是剧中的
主角，用台词改变世界。没想到多年后，红房子里的戏剧工
坊，竟让我有机会重拾这份年少时的热忱。

在工坊老师的带领下，我与数十位伙伴们一起从零开
始学习表演。从最基础的呼吸训练，到情感的爆发与收束，
每一次练习，都是与角色的深度对话。记得第一次尝试即
兴表演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但当灯光亮起，在同伴信任
的坚定目光中，我突然找到了儿时模仿剧中人物的那种纯
粹快乐。后来我也渐渐领悟，表演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真
实情感不经意间的流露。学习表演，不仅让我学会用眼神
传递内心的波澜，也学会如何在戏剧的世界中释放那些曾
被压抑的情绪。

戏剧，不仅是舞台上的故事，更是生活的镜像，照见我
们的困惑与坚持、温暖与希望。剧团在成长，我也在蜕变，
而 这 座 红
房 子 始 终
静静伫立，
守 护 着 每
一 个 热 爱
戏 剧 的 灵
魂，等待着
下 一 个 推
门 而 入 的
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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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风月》：一瓣月光 一缕乡风
伍 子

有“江淮第一水圩”美誉的刘大圩庄园
位于金安区张店镇东部，是清代淮军著名
将领、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故居之一。

据有关资料记载：庄园总占地约50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0万平方米，现场观
察现存数百间老宅，有上万平米。原建有
内外两道水圩，四面环水，为江淮地区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方名圩，虽历经百
余年风雨沧桑，依然古韵犹存，现存有四
面环水的内圩、古朴典雅的石桥、古色古香

的绣花楼以及大量花雕木刻的古建
筑，散发着皖风徽韵的独特魅力。

盛夏时节，我从六安市区驱车
30多公里，走进绿意盎然的乡村田
园，走进绿水环绕、古色古香的刘大
圩庄园，探寻气势宏伟、远近闻名的
古建筑群之美。

在一幢幢农民新居中有几间老
屋格外显眼，从老屋门楼穿过，便是
刘大圩庄园。走过约20米长的石桥，
步入敞亮的院落，一排排青砖灰瓦、

木梁石柱的老宅错落有致，
空旷的庄园寂静无声，

偶有鸟儿飞过，仿佛
时光静止一般。遥
想当年，这里是
何等的气派与
热闹？

据 当 地 老 人 介
绍，刘铭传倾毕生心
血，建了三座刘家圩
子，分别是在合肥肥西
县的刘老圩子，在六安张

店的刘大圩子和在金寨县
原麻埠镇的刘新圩子，1891年

辞官后他往来于三地居住。目前，肥
西的刘老圩子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开
发，金寨的刘新圩子淹没在水库下面。

张店的刘大圩子原先共有九进，以
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每间四
梁八柱，雕梁画栋，屋顶、檐口装饰精美。
刘大圩当初有内中外三重圩子，两道壕
沟，三座门楼，号称“三道闸”，既防盗贼又
防土匪，易守难攻。

岁月悠悠，历经百余年风雨沧桑的刘
大圩庄园，虽无昔日的辉煌，但依然古韵
犹存，大门楼、绣花楼、露台、后花园以及
石桥等建筑基本保留完整，令人欣慰。特

别是被列入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
现存的古建筑得到修缮保护，同时，随着
当地文旅事业的发展，刘大圩庄园已成为
金安区“九十里山水画廊”的一个重要旅
游景点，吸引了四方游客。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我放飞无人机，
空中俯瞰刘大圩庄园，绿水环绕的中央，
十几栋数百间老宅尽收眼底，在绿树碧水
的映衬下格外古朴典雅，气派非凡。

这里所说的“七仙女”并非“天
仙配”中的“七仙女”，而是红25军
中的“七仙女”。大家知道，红25军
是在六安麻埠 (今属金寨县 )诞生
的一支红军队伍，它先后两次组
建，被誉为“长征先锋、百将之师”。
红25军中涌现出很多英雄群体，留
下很多感人故事，“七仙女”便是其
中的杰出代表。

说是“七仙女”，实际上就是红
25军的7位女医务人员。本来在长
征出发前，部队首长考虑到转移路
程长、面临困难多，担心女同志受不
了苦、跟不上队，就准备让她们就地
解散，谁知她们的革命意志十分坚
定，她们说：“活着要做红军的人，
死了要做红军的魂，就是死也要死
在长征路上”，坚决要求跟着队伍进
行长征。结果，她们在长征途中，不
仅和男同志一样跋山涉水、行军打
仗，而且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专
长，在医疗救护和政策宣传方面做
出了突出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成为享誉全国的英雄群体。

在红25军“七仙女”中，有2位
“仙女”是我们六安人。一位是大家
熟知的，名叫周少兰 (后来改名为
周东屏 )，裕安人。长征中，她与徐
海东大将从相遇、相识，到相知、相
爱，最终结为革命伉俪、相守终生，

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故事。另一位“仙女”则是鲜为人知，名叫
曹宗楷，叶集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周东屏的丈夫徐海东大将，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工人阶
级的一旗帜”。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
中，早年参加了黄麻起义，曾任红25军军长、红28军军长、
红15军团军团长、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
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等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36位军事家之一。

1958年10月，徐海东和周东屏回到大悟省亲，看到家
乡变化不大、乡亲们都还很贫穷，心中十分难过，于是就开
动脑筋、想方设法地为家乡人民解难题、办实事。周东屏想
到，六安茶享誉千年，“六安瓜片”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大悟和六安同属大别山区，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基本相似，
六安茶一定能够在大悟县“生根、开花、结果”。想到这里，
周东屏立即回到自己老家——— 六安，帮助引进40万株茶苗
到大悟县进行种植。

革命先辈亲切关怀，大悟人民感恩奋进，从此开始精心
培育、辛勤耕作。经过60多年的接续发展，全县茶园面积已
经达到30万亩，位居湖北省第5位，是“中国名茶之乡”“全
国重点产茶县”，茶产业已经成为大悟县的支柱产业。特别
是近年来，大悟县深耕“茶文章”，在稳固绿茶产业的基础
上，持续推进产业提档升级，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现代化农业
管理系统和抹茶生产工艺，全力打造大别山区茶产业科
技赋能的“标杆样本”。目前，全县已经拥有涉茶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23家，年产茶叶约1 . 4万吨，全产业链从业
人员达到10万余人，综合产值超过25亿元，构建起绿茶、
抹茶、黄茶、红茶等多种品类、特色鲜明的茶产业新格局。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想念“七仙女”。在今天的湖
北大悟，只要一提起茶产业，人们就会想到徐海东和周
东 屏 夫 妇 ，
大 家 都 说 ：
是这两位革
命前辈为我
们 引 来“ 金
枝玉叶”(茶
叶 ) ，带来了
幸福生活。

晌午，窗外忽地哗哗大雨。暑假女儿带
着外孙女回来，车已到小区门口，命我送
伞去。我旋即从橱柜中抽出一把小折叠
伞，又从鞋架边拿上那把大“老伞”，冲进
电梯。大雨滂沱，织着白线，砸向地面溅起
雨花。

物业管理规定车不给开到楼道口，女
儿让我将折叠伞留给她去停车，我打着老
伞带外孙女先回。白雨一阵紧似一阵。我
尽量降低老伞的高度，外孙女躲在伞下，
用粉色的凉鞋快活地踩着雨花，身上一滴
雨都未打上。“姥爷，这是什么伞？怎么像
蓝天在头上？什么时候买的？”这个一年级
的小同学总有“十万个为什么”。我笑了，
想起20多年前买这把伞时的情景。

那也是个暑假，一个星期六，女儿要到
奶奶家去。当年的女儿就跟现在她的女儿
差不多大小。我找了点夏天换洗衣服，从
住处上拐头沿着小东街往东几步路上了
解放路，在“百花电影院”站上了公交车，
往北不到20分钟便到了“九里沟站”下了
车。夏季的天，孩子的脸，变幻不定。出门
时烈日炎炎，此时却乌云密布，暴雨眼看
即到。从九里沟车站到到九里沟老家还要
步行3里多路，我赶紧带着女儿跑进车站
背后的一个小杂货店去买伞。

这个店子是本生产队一个亲戚开的，
店主是姓袁的长辈。他是当年本队同龄中
三两个有文化的人之一，讲话斯斯文文，
算盘打得十分顺溜，在大队、生产队当过
会计，在大队小学当过临时代课教师。大
概因为和我父亲一样为人耿直，所以我们
两家走得很近，我们兄妹都称他为“四大

(叔 )”，因为他在袁家兄弟中排行老四。我
从小，四大就喜欢我，我读过最早的文学
作品便是他偷偷借给我的《天仙配》剧本。
那凄美的故事、那优美的语言，在《天仙
配》等戏剧禁演的时代，我有幸知道了这
个美丽的传说，受到文学的滋养。我们两
家一直走动，每年春节子女们都要相互给
父母拜年，直到10年前大拆迁。

四大的老伴姓卢，我们称“四妈”。四
妈，不是农村人，是六安城里人，她因下放
才有机缘下嫁四大。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夸
我“长大有出息”，对我很有鼓励作用，给
了我努力的勇气。改革开放以后，四妈以
城里人的敏感和经验，最早在生产队开始
做起代销生活品的小生意，后来走出村庄
在九里沟集镇上经营起小百货店。

我和女儿进了四妈的店子，像到家里
一样，她赶忙走出柜台，和我、和女儿热情
招呼，又立马给了女儿两颗“大白兔”糖。
明白了我们来意，她建议我们拿一把老式
洋(阳)伞，伞大又结实，经久耐用；折叠伞，
伞面小又容易坏。说着她自行做主，从头
顶铁丝挂线上挑了一把天蓝色带白线格
子的大洋伞，攥着拐杖似的伞把，撕开粘
贴的捆扎线，一摁伞骨上的按钮，伞嘭地

弹开。“你们看！好大好横实！”她边说边左
右转动，伞面随伞骨同步转动，一点也不
晃荡。她又将伞举起，我们头顶立马有了
一片蓝蓝的穹庐。我问伞多少钱，她立即
拉下脸说：“瞎讲么，到家里拿把伞要什么
钱？”我知道她是真心，但我也知道做小生
意不容易，无论如何我不能白拿，否则我到
别家去买。最后，她实在没办法只好收了10
块钱。
走出温暖的杂货店，我将伞收起来让

女儿当作枪扛在肩上，我们一齐喊着“一二
一”，迈着大步，雄赳赳的，在狂风中向奶奶
家进发。没走几分钟，风骤然而止，大雨如
约而至。我赶紧打开伞，将女儿拉在身边，
在一片“蓝天”的笼罩下继续前进。暴雨倾
盆，呼呼地倒在伞上，顺着伞沿泻下汇入脚
下地上的水面。女儿高兴地用红凉鞋踢着
脚下的水，嘴里不成曲调反复高唱：“向前
进，向前进……”到了奶奶家，我只湿了裤
脚，女儿只湿了裙摆，这可都是大洋伞的功
劳。

傍晚，雨后天晴，我将女儿连同洋伞留
在奶奶家。这把洋伞在后来很多日子里，都
呆在奶奶家。爷爷奶奶带女儿去放鹅、赶鸭
子，去田里看庄稼、去菜园里摘菜，哑巴小

姥爷去放牛，去瞧水，去捉鱼……经常带着
这把伞，有雨遮雨，有阳遮阳，不用时可以
随手插在地里，走时一拽扛在肩上。这伞不
仅为老老少少遮阳挡雨，见证了他们所经
历的风雨与美好，也浸染着他们的气息与
温度，承载着他们的悲喜与苦乐。

这把伞也时常随女儿回到我家，在出
门时我喜欢带着它。有时用它当枪扛在肩
上，增强自己英武豪爽之气；有时当手杖拄
着或挂在臂弯，增加优雅浪漫之意；有时用
它给自己一片蓝天，赠予自己一份安宁；有
时睹物思人想事，帮助自己回忆它所熟悉
的人，温习它所承载的许多难忘过往……
在近30年里，尽管伞尖有点破损，伞骨黑
漆有些斑驳，伞面天蓝有点褪色，捆扎带
粘合丝早已脱落，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老伞”，但我仍舍不得丢；尽管先后搬了
三次家，扔了许多有用和无用的东西，但
这把“老伞”我始终带着。特别是在卖伞
的四妈，用伞的爷爷、小姥爷、奶奶先后
辞世之后，我就更舍不得它了。七年前外
孙女来到人间，这把伞又常常护佑陪伴起
她，“老伞”又有了新的服务对象，又有新活
干了！

“姥爷，这伞为什么叫老伞？是因为它
年龄大吗？”“是呀，你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
候，它就来到我家了。”“老伞这么旧了，为
什么不扔了呀？”“姥爷舍不得呀！”“为什么
舍不得？”“这个，这个你长大就明白了。”

“哦，要到长大才能明白，那我要快快长大！”
我们走着谈着，一手打着老伞，一手牵着幼
娃，不知不觉就到了家。收起老伞，它将静静
待命；放手幼孙，她会快快长大！

诗人眼睛从字里行间跳开，抬
首，聪睿的眼神瞥过城市森林，望向
远方——— 那里有诗人的故土，一个男
人的精神家园。

故土有诗人一路走来的足迹，或
沉静或欢欣，或奔跑或嬉戏；故土有
诗人梦里辗转的青禾清香，有袅袅炊
烟随风逸散的草木焦灼，有懵懂未知
的童年和渴望走出青涩的少年，更有
漫天的白云、谷收稻香的四季。几回
回梦醒，泪湿枕巾。

诗人有梦，梦回故土，建一座庄
园，栖息飞累的翅膀，安放奔跑半生
的足履。

诗人雷厉风行，说动就动，一段
日子，如燕子筑巢，往来城市与乡
村，一行行诗句一分分创作激情，从
纸面，转化成行动。

不日，诗人庄园落成。
诗人热忱，庄园成了南来北往文

友的打卡地，都想亲眼目睹一回，矗
立在田园之中的雅居小筑。似乎文人
墨客的脑壳里都住着陶渊明，总又舍
不下城市中的虚名、喧哗，只好籍打

卡之名，过把眼瘾，聊慰平生，文人
墨客的劣根性彰显无异。

七月三伏，诗人邀约，遂与廖“村
长”轻车奔行，来一场从乡村到乡村
的践约之旅。

天空渐渐透澈如镜，白云从乌蒙
渐渐洁白，掠过城市紫薇花，驶入乡
路，一侧比人高的玉米，一侧若繁星
璀璨的芝麻花，偶尔一小段灌溉渠水
漫过堤坝涌上水泥路面，两三个孩童
甩了拖鞋，赤脚在涌水的路面戏水。
天边火烧云只余下一抹女儿家的粉
黛时，我们也抵达了诗人庄园。

诗人站在庄园前，人、一马平川
的禾苗、远处白杨婆娑的丛影、落日
余晖的粉黛、几只作闲庭信步的鸡公
鸡母，诗人就成了一首诗。诗人以诗
迎接我俩。

进院门入拱门，诗人夫人围着碎
花围裙，化身家宴私厨，莲下生风，
出前厨过院落，开始往客厅上菜肴。
院落东侧 ，瓦甍凿了小口 ，流水潺
鸣，过石板桥，与喷泉落水汇合，往
复循环，雅致精巧。半边手磨，置于

池畔，怀旧与林园之风相映，隐然小
桥流水人家。诗，被诗人嵌于生活点
点滴滴。
次日晨，诗人引领，作垄上行。禾

苗仿若绿毯，从近前伸延至天边。一
瞬间，有点恍惚：什么是远方，不就
是脚下吗？原来梦寐以求的远方，就
是我们曾经远离的地方。

禾苗尚未抽穗，“村长”说到了中
伏或三伏时禾苗才会抽穗，中秋前后
收割。禾苗茁壮，绿得令人沉醉，清
晨的禾苗尚未经得太阳暴晒，浅浅的
禾香依然沁人心脾。垄上不止单一的
绿色，这儿一排芝蔴，开着繁星似的
小白花；那儿一簇攀上枝架的紫色扁
豆花，还有匍匐在垄上、奋力向上伸
着触须的红寒豇，年纪不大却胡须一
大把的玉米，在晨曦里，与清脆鸟鸣
迎风唱和。

乡村宁静。走在垄上，偶遇一两
位老汉，巡视着自家农田的灌水情
形，却是与诗人相熟，递一支烟，已
胜过千言万语。走入村落，枣树板栗
树柿子树正值青果期，硕果累累，更
多的树木显然久未有人打理，枝繁叶
茂，枝枝桠桠或是略嫌寂寞，竭力向
四周向路上伸展，渴望被关注。村落
里，几位老人在自家门前打理一畦小
菜园，鲜见青壮年身影……

诗人梦里的故土，热烈，鲜活。
诗人建成的庄园，宁静，致远。

刘刘大大圩圩庄庄园园外外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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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乡村
曲赣江

平天湖

于城之东南
驻足莲花台
极目万里湖天碧波

似眼 观日月交替
如镜 鉴世态人心

遥想太白乘舟
邀月醒风
把当年的诗句揉碎
迷漫于湖光
与堤间烟火

杏花村

沿着酒缸隧道
走进没有杏花的杏花村
牧童手指的地方
不知何时来过
沽酒者如织
杜诗把记忆唤醒
但 已不是那个季节

盛夏燥热难耐
忽见文选楼前有刻石曰：
“待到春风二三月，
石垆敲火试新茶。”
恍若清凉拂面
归途中 又见杜牧醉意正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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